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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十一 修士听律师忏悔，律师逼修士招供 

店主终于熬到了头，至少看起来是这样。他大笑着奔

进希科的房间，闹得希科半晌都没弄明白为啥。 

大慈大悲的店主叫道：“他快死了！他要咽气了，要

归天了。” 

希科问道：“这就是让你笑成这样的事？” 

“正是。因为这一手干得真妙。” 

“哪一手？” 

“您别装蒜了，我的老爷，这一手肯定是您搞的。” 

“我？作弄一个病人？” 

“是呀！” 

“作弄他什么？他发生了什么事？” 

“他出了什么事！您知道阿维尼翁那人来了以后，他

仍然叫唤个不停。” 

“哦！那人已经来了吗？” 

“来了。” 

“您瞧见他了？” 

“天晓得！哪个人进来能躲过我的眼睛？” 

“那他什么样子？” 

“阿维尼翁来的人吗？他又矮又瘦，红脸膛。” 

希科脱口而出：“正是他！” 

“瞧，就是您把这个人派来的，既然您认识他。” 

希科叫着站起身，卷了卷胡须：“特使到了！他妈的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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您就跟我说说经过吧，朋友。” 

“这再简单不过了。何况如果不是您搞的花招，还会

有谁。一小时前，我正在把一只兔子挂在百叶窗上，一个

小个男人骑着一匹高头大马停在门前。他问我： 

“‘尼古拉律师住在这儿吗？’您知道这个下流的保

皇党分子不就是用这个名字登记的。 

“我说：‘是这儿，先生。’ 

“‘那么请您告诉他，从阿维尼翁来的人到了。’ 

“‘当然可以，先生。不过我得事先我告诉您一件事。’ 

“‘什么事？’ 

“‘您称为尼古拉律师的人已经快病死了。’ 

“‘那就请您快点去告诉他。’ 

“‘不过，您大概不知道他得了一种危险的热病。’ 

“‘真的！那我就不得不请您多费点心了。’ 

“‘怎么？您一定要见他吗？’ 

“‘是的。’ 

“‘不怕传染？’ 

“‘什么都不怕，我对您说，我一定要见他。’ 

“小个男人发火了，口气强硬，不容反驳。我只得把

他带到尼古拉的房里。” 

希科手指着隔壁那间屋说：“那么他在那屋里啰？” 

“在屋里。这是不是有点奇怪？” 

希科说：“非常奇怪。” 

“听不到他的谈话多遗憾。” 

“是啊。” 

“那情景一定很滑稽。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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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一定可笑透顶。您干嘛不进去？” 

“他把我支开了。” 

“什么借口？” 

“他说要忏悔。” 

“干嘛不在门外听。” 

店主说道：“啊！您说的有理。”他奔出屋子。 

希科立刻跑到墙边，凑近那个洞孔。 

皮埃尔·德·龚迪坐在病人床边，他们谈话的声音压

得非常低，希科什么也听不见。 

再说，谈话已近尾声，即使他能听到片言只语，也没

有多少内容。过了五分钟，德·龚迪先生起身告辞，走了

出去。 

希科奔到窗口。 

一个仆人骑在一匹割去尾巴和耳朵的马上，牵着店主

刚才说起的那匹高头大马。不一会儿，吉兹兄弟的那位使

者走出来，骑上马，转过街角，上了往巴黎去的大道。 

希科说道：“该死！他要是把那份宗谱带走就糟了。

无论如何，我得追上他，哪怕要累死十匹马。不行，律师

们都狡猾诱顶，眼前这位尤甚，我怀疑⋯⋯这是怎么搞

的！”他急得跺脚，大概是联想到一个主意，又自问道：

“这是怎么搞的？戈兰弗洛这家伙哪里去了？” 

这时，店主回来了。 

希科问道：“怎么样了？” 

店主说：“他走了。” 

“那个听忏悔的人吗？” 

“他根本不是个忏悔神父。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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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那病人呢？” 

“他们说完他说晕过去了。” 

“您敢肯定他现在还在屋里吗？” 

“那还用说，他大概只能被抬到墓地去了。” 

“行，那悠赶快把我的兄弟找来。” 

“他要是喝醉了呢？” 

“甭管他醉不醉。” 

“这么急？” 

“他来可以帮忙。” 

贝努耶奔了出去，他是个热心人。 

希科这会儿心急如焚，犹豫不决，不知是追赶龚迪好，

还是去找大卫好。如果律师的病真像店老板说得那么严

重，那他很可能把宗谱托给德·龚迪先生带走。希科心急

火燎地在屋里走来走去，拍着脑门，竭力想在纷杂的思绪

中理出一点头绪。 

隔壁屋里没有一点动静，希科只能透过洞孔看见遮着

床幔的床的一角。 

突然，楼梯上响起说话声，希科一惊：是修士来了。 

戈兰弗洛被店主推揉着，踉踉跄跄地走上来，醉醺醺

地哼着小调，店主用尽办法也不能使他安静下来。 

 

美酒和忧愁， 

在我脑海搏斗， 

它们打闹不停， 

就像一场风暴。 

两者中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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美酒力大无比， 

很快驱散忧愁。 

 

希科奔到门口，喝道：“别嚷嚷，醉鬼！” 

戈兰弗洛说：“醉鬼！喝了几盅，就成了醉鬼！” 

“得啦！你过来。您呢，贝努耶，您知道了。” 

店老板立刻心领神会，说道：“是的。”说完后三步两

脚跑下楼去。 

希科把修士拉进屋里，说道：“进来，我们严肃地谈

一谈，你能行吗？” 

戈兰弗洛说道：“当然！您开玩笑吧，我可是驴儿喝

酒，一本正经。” 

希科无可奈何地耸了耸肩，说道：“本性难移！” 

说完，他把戈兰弗洛带到一张椅子旁边，修士兴高采

烈地“呀”了一声，一屁股坐在上面。 

希科走去关上门，又回到戈兰弗洛身边，面孔异常严

肃，修士见了，明白事情严重，必须好好地听。 

修士问道：“喂，又有什么事了？”这句话包含了希

科让他遭受的所有磨难。 

希科非常严厉地说道：“你早忘记了自己的职责，成

天吃吃喝喝，灌得烂醉，这期间，宗教已经不成体统，蠢

货！” 

戈兰弗洛睁圆眼睛，惊异地看着希科，问道： 

“我？” 

“就是你，瞧瞧你这副尊容，衣服扯破了，左眼圈发

青，准是在路上打架了。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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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我！”戈兰弗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，希科从没有

这么训斥过他。 

“除了你还有谁？瞧你腿上的泥，污七八漕！是白灰

泥，你准是在城外灌黄汤了。” 

戈兰弗洛说道：“我是去了。” 

“不要脸！你还是个热内维埃芙会的修士呢！你要是

个方济各会修士，那就更糟！” 

戈兰弗洛可怜巴巴地说：“希科，老朋友，我真是有

罪！” 

“你真该天打五雷轰！留神点，你再这样下去，我就

要扔掉你了。” 

修士说：“希科，好朋友，您可不能把我撇下。” 

“里昂也有警卫队。” 

修士结结巴巴地说道：“噢！亲爱的保护人，饶了我

吧。”那声音不像是哭，倒像一头公牛在叫。 

希科继续说：“呸！没羞！你也不瞧瞧这是什么时候，

行为这样放肆！我们的邻居都快死了。” 

戈兰弗洛满脸懊悔神情：“是吗？” 

“喂！我问你到底是不是基督徒？” 

戈兰弗洛叫着站起来：“我当然是基督徒！我向教皇

起誓，我是基督徒，就是把我放在圣·洛朗的烤架上，我

也要这么说。” 

他举起胳膊像要发誓的样子，却扯开嗓子引克高歌： 

 

我是基督徒， 

这是我唯一的财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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希科用手捂住他的嘴，说道：“够啦！如果你是个基

督徒，就不该让你的兄弟不忏悔就死。” 

戈兰弗洛说：“对，我兄弟在哪儿？我给他作忏悔，

能喝点水就好了，我渴死了。” 

希科递给他满满一罐水，他差不多全喝光了。 

他把水罐放在桌上说道：“啊！我的孩子，我清醒一

点了。” 

希科说：“这太好了！”他决定乘他头脑清醒，赶紧把

事办完。 

修士接着说：“好朋友，现在可以说说我得给谁作忏

悔？” 

“我们那位不幸的邻居就要死了。” 

戈兰弗洛说：“我们给他一品脱搀了蜜的酒。” 

“我不反对，不过他眼下需要的不是世俗的救助而是

拯救灵魂。你去看看他吧。” 

修士胆怯地问：“那么您认为我已经准备充分了吗？

希科先生。” 

“我从没见过你像现在这么充满热情。如果他走错路

了，你就把他引向正途；如果他寻找去天国的路，你就直

接把他送进天堂。” 

“我赶紧去。” 

“等一等，我得教你怎么个做法。” 

“有这个必要吗？我当了二十年的修士，总知道自己

的职业吧。” 

“是啊，不过。你今天不仅仅要行使你的职责，还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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照我的意志行事。” 

“您的意志？” 

“你听清楚，如果你完全依照我的话去办，我就为你

在丰盛饭店存放一百皮斯托尔，随你吃喝使用。” 

“我最喜欢吃喝的了。” 

“好吧，你要是给这个垂死的人作了忏悔，就给你一

百皮斯托尔。” 

“我要不听他忏悔就不得好死。可是怎么叫他忏悔

呢？” 

“听着：你这身修士服给你很高的威望，你要代表天

主和国王说话，你必须说服这人交出人家刚从阿维尼翁捎

来的密件。” 

“干嘛要他交出这个？” 

希科白了他一眼，说：“这样可以弄到一千利弗尔，

笨蛋。” 

戈兰弗洛说：“好！我这就去。” 

“慢点，他可能会说他刚作过忏悔了。” 

“如果真是这样怎么办？” 

“你就说他说谎，刚才走出他房间的那个人根本不是

个忏悔神父，而是个阴谋家，和他是一路货。” 

“那他要发火了。” 

“怕什么？他就要上西天了。” 

“对”。 

“明白了吧，你可以谈天主及魔鬼，随你说什么，但

是，无论如何，必须从他手里拿到从阿维尼翁带来的密

件。” 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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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如果他不肯呢？” 

“你就拒绝给他赦罪，你诅咒他，把他开除出教。” 

“或者我从他手中把密件强抢出来。” 

“好，这样也行；不过你是不是完全清醒了，可以按

我说的去做了？” 

“决不马虎，您等着瞧吧。” 

戈兰弗洛伸手摸摸肥胖的脸，像是要抹去脸上酒醉的

痕迹；他的目光平静下来，尽管仔细看还有点呆滞，他发

音清楚平稳，动作虽然还有点颤抖，但已很有分寸。 

然后，他神情庄重地走向房门。 

希科说：“慢点，他要是给你那份密件，就用一只手

紧紧抓住密件，用另一只手破墙通知我。” 

“他要是不给呢？” 

“也敲”， 

“这么说不管他给不给密件都要敲。” 

“对。” 

“好吧。” 

戈兰弗洛走出房间，而希科此刻激动的心情难以言

喻，他把耳贴在墙洞上，聆听一丝一毫的动静。 

十分钟过后，地板上的脚步声通知他，戈兰弗洛进到

邻居的房间里，并且很快出现在他视线所及的范围内。 

律师从床上坐起来，看着陌生人走近他。 

戈兰弗洛摆正身体，站在屋当中，对他说道：“您好，

我的兄弟。” 

病人用微弱的的声音问：“神父，您来这儿做什么？” 

“孩子，我是个卑微的修道士，我得知您生命垂危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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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来拯救您的灵魂。” 

病人说：“谢谢，不过我想您的关心多余了，我已经

好点了。” 

戈兰弗洛摇了摇头说： 

“您认为真是这样吗？” 

“千真万确。” 

“这是魔鬼在耍花招，他想看着您不忏悔就死掉。” 

病人说：“那么魔鬼大概失望了，我刚刚忏悔完。” 

“向谁忏悔的？” 

“一位从阿维尼翁来的尊贵的神父。” 

戈兰弗洛又摇了摇头。 

“怎么！他不是神父？” 

“对，他不是。” 

“您怎么知道？” 

“我认识他。” 

“刚才从这出去的人？” 

戈兰弗洛用非常坚定的口气说道：“是的。连素来镇

定的律师，也慌了手脚。” 

戈兰弗洛接着说：“您的病既然未曾好转，那人也不

是神父，所以您必须忏悔。” 

律师抬高声音说道：“我求之不得，不过，我要向我

喜欢的人忏悔。” 

“您来不及再找一个了，孩子，而且有我在⋯⋯” 

病人嗓门越来越高，嚷起来：“什么？我来不及了，

我告诉您我觉得好多了，我敢肯定我死不了。” 

戈兰弗洛第三次摇头，不动声色地说道：“孩子，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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也要告诉您，您的病我觉得没有什么指望了，医生和天主

都宣告了您的死期，我知道，告诉您这些，太残酷了，不

过，或早，或晚，我们总归要死的，公正的天平会衡量我

们。而且，就是今生死了，也没什么遗憾的，来生还可以

复活。皮塔戈拉斯也这么说，而他不过是个异教徒。来，

忏悔吧，亲爱的孩子。” 

“但是，神父，我向您保证，我已经好多了，这也许

是因为您光临的关系。” 

戈兰弗洛一口咬定：“错了，孩子，错了，生命结束

之前，常有回光返照，就像油灯熄灭之前的最后一闪。”

修士在床边坐下，接着说：“快把您搞的那些阴谋诡计说

出来吧。” 

“我搞的阴谋诡计！”面对着古怪的修士，尼古拉·大

卫不禁往后缩了一下，这位与自己素不相识的修士，看起

来倒像是深知自己的底细。 

戈兰弗洛说道：“对。”然后侧耳作出静听忏悔的姿势，

双手交叉，拇指翘起合拢又说：“说出了这些，您再把密

件交给我。这样天主大概才能允许我赦您的罪。” 

病人叫道：“什么密件？”声音洪亮有力，像是一个

健康的人。 

“就是那个自称神父的人，从阿维尼翁带给您的密

件。” 

律师问道：“谁告诉您他给我带来密件？”他将一只

脚伸出被子，语气粗暴，使坐在床上，怡然自得，昏昏欲

睡的戈兰弗洛，惊慌起来。 

戈兰弗洛想该给他点厉害瞧瞧了，于是他又说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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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我既然说出来，自然知道此事的来历。快点，交出

来吧，否则不能赦罪。” 

大卫嚷起来：“哼！无赖！我才不稀罕你赦罪呢！”他

跳下床，扑过去扼住戈兰弗洛的喉咙。 

修士叫道：“哎呀！您发着高烧，您真的不愿意忏悔

吗？” 

律师的手指头紧紧地掐住修士的喉咙，没让他把话说

下去，使得他的说话声变成了喘息声。 

大卫律师吼道：“我倒要听听你的忏悔，你这魔鬼的

门徒，让你瞧瞧，我发高烧，照样能把你掐死。” 

戈兰弗洛修士本来身强力壮，但是，由于酒灌得太多，

这会儿头脑僵滞，一时反应不过来，但往往一反应过来，

他很快就恢复了体力。 

他使出全身力气，只能够站起来，他双手扯住律师的

衬衣，猛地把他推开。 

尽管修士饮酒过度，浑身乏力，但他一个猛劲，就把

尼古拉·大卫推倒在屋子中间。 

律师暴跳如雷地爬起来，冲过去拿那柄长剑，剑就挂

在墙上，用衣服遮着，正是贝努耶老板提到的那把剑，他

把剑抽出剑鞘，剑锋直指修士的脖子，修士由于刚才用力

过猛，这会儿已跌坐在扶手椅上。 

律师压低声音说：“现在轮到你来忏悔了，不说就要

你的命！” 

冰冷的剑搁在他的脖子上，戈兰弗洛被这步步紧逼的

姿势吓得醉意全无，明白事情严重了，他说道： 

“噢！原来您没有病，在装模作样唬人哪！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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律师说：“别忘了现在不是让你提问的时候，你要回

答。” 

“回答什么？” 

“我问你什么，你就回答什么！” 

“您问吧。” 

“你是什么人？” 

修士说：“您还看不出来。” 

律师把剑又逼近了一步，说道：“这不是回答问题。” 

“唉唷！留神点！您要是现在杀我，您就什么也不知

道了。” 

“说得对！你姓什么？” 

“我是戈兰弗洛修士。” 

“这么说，你真是个修士。” 

“什么真啊假的？我就是个修士。” 

“你到里昂来干什么？” 

“因为我被放逐了。” 

“谁带你来这家旅馆的。” 

“凑巧就住下了。” 

“住了多久？” 

“有半月了。” 

“你为什么要监视我？” 

“我没监视您。” 

“那你怎么知道我收到密件？” 

“有人告诉我的。” 

“谁？” 

“就是派我来的人。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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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谁派你来的？” 

“这我可不能说。” 

“你马上就得说出来。” 

修士嚷道：“唉唷！死鬼！我要叫人了，我喊了。” 

“那我就杀了你。” 

修士刚嚷了一声，律师握住的剑尖上就冒出了一滴

血。 

律师问：“此人叫什么？” 

修士说：“啊！活该倒霉，我已经尽我的能力坚持不

说了。” 

“那就快说，是谁派你来的？我保证不损害你的荣

誉。” 

戈兰弗洛还在犹豫，因为说出来就要背叛友谊，

“是⋯⋯” 

律师急得直跺脚：“快说下去。” 

“真没办法！是希科。” 

“是国王的那个小丑？” 

“就是他。” 

“那他现在在哪儿？” 

“我在这儿！”门边传来一个声音。 

希科出现在门口，面色苍白，神情庄严，手里拿着出

了鞘的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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